【如正式引用，须自行核实】
李政木教授的口述校史
学生记者  胡霭玲  龚翠莹  林嘉宜

一、采访时间

2011年5月20日。
二、采访地点

大学城校区教室楼B栋四楼教师休息室。
三、人物简介

李政木，男，教授，广东省汕头市人，1949年6月出生。曾任广州中医药大学中药学院方剂学教研室主任，中医方剂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导师，方剂学科学术带头人，中华中医药学会方剂分会副主任委员会。具有坚实的中医药理论基础，较深的学术造诣。教学中重视教学法的研究与应用,经验丰富,能提纲挈领,有理论、有实践,深入浅出地开展教学，教学效果好，颇受学生的好评。对方剂学的基本理论,尤其是方剂学的配伍规律的研究颇深。曾主持国家、省、校、院各级课题8项、参加5项。作为副主编、编委参加12部全国中医学院校《方剂学》教材的编写；作为主编、副主编、编委出版论著15部。在省级以上杂志发表论文20余篇。“七年制硕士班《方剂学》教学改革的研究”获1998年度广州中医药大学教学成果奖二等奖；《教学改革势在必行——七年制硕士班教改的实践与体会》获中药学院教学研究论文评比二等奖。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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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长期在大学附属医院参加临床医疗工作，注重经方在临床实践中的应用。
四、采访记录
记：老师您是从我们学校毕业的吗？

述：是的，我是1977年本校医疗专业毕业的。
记：那您当时为什么会报考中医学院呢？是家里有什么背景让您这样做的吗？

述：我的家族史上没有搞中医的背景。我走上中医学这条路有其偶然性。我就学前是搞药的，是广州军区海南生产建设兵团制药厂的技术员。当时上大学很想报的是药学专业，结果阴差阳错，进入了当时的广州中医学院学习中医，所以说是一个偶然的机会走到中医、中医学府上来了。（笑）

记：读着读着就会越来越有兴趣了。
述：在学期间，当学生的很佩服教学（上课）好的老师，温文尔雅，为人师表，如伤寒的何志雄老师、熊曼琪老师，中药学的骆和生老师、张俊荣老师，方剂学的郑玉航老师，药理学的王建华老师、李锐老师，还有梁雯若老师、陈洁文老师等，印象颇深；搞临床，我记得黄耀燊教授曾讲过的一句话，体会深刻，他说：“做医生，看病要看到成瘾，要有病看才过瘾，没病看的话你就不舒服。”这对现在来说，就是敬业。耳闻目睹，也就认认真真地干中医这一行了。
记：那当时有多少学院，有现在这么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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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那当然没有。以前没有“七年制”学制的，本科专业也少。中药学院当时是“中药系”，招生一届才招四、五十个学生。刚开始，七年制班一个班才二十来人，那就是尖子班。现在一个专业一个班就一两百人了，而且有中医学、中西医结合、针推等三个不同的专业，好几百号人。以前招收的研究生人数也都很少，现在就不同了，已经具有研究生院的阵势了。在老教授、名家里面，诸如妇科的罗元恺教授，他是广东省第一个中医的教授；外科的王耀燊教授，他曾是叶剑英元帅治疗小组的中医专家；还有内科的李仲守教授，伤寒的何志雄教授，骨科的蔡荣教授，等等；他们都是我校当时老一辈的中医学名家，给我们的印象很深，他们既是中医学理论的大家，也是中医临床学家，学术造诣深厚。包括后来接触北中医的王绵之教授，是全国中医学界的名家。
记：王绵之教授是您的老师吧？

述：我在1982年参加北京中医药大学主办的“全国方剂学师资进修班”时曾师从方剂学泰斗、中医学名家王绵之教授，他知识渊博，中医学理论造诣深厚，也是临床学大家。王老生前我们师徒关系颇佳。说个笑话，2007年5月，当凝聚王老教学精要的《王绵之方剂学讲稿》出版发行后，一次我借出差去北京的机会，与王老的得意门生，北中医方剂学教研室主任、博士生导师许文忠教授一块去拜会王老，也特意拿了一本《讲稿》想请王老题几个字，以做留念，结果王老欣然接受突然而来的“节目”，思想了一下，一挥而就，写满了整整一页，我们拿过来一看，题头

—3—
上写着“政木贤弟……”。拜别了下楼，许教授笑着说“老兄，转眼之间，你竟成了‘师叔’了！”我俩哈哈大笑，王老师对我们太好了！他的学术思想，对我影响很大，我从他身上，也学到很多东西。
记：我们学校成立于1956年，那时全国是4所高等的中医药类院校之一。是哪4所？

述：1956年，全国最早成立的4所高等中医院校，一个是北京，一个是成都，一个是上海，一个就是我们了。

记：我们学校的前身是在大德路的那间省中医是吗？

述：那个已经是很早的了，我都不太清楚的了。你们可以去博物馆，或在校史介绍里面去追寻、检索一下。

记：我们老师有介绍过学校的前身是叫做“广东省中医药专门学校”。

述：对，那个是最早期的。我们广州中医学院就是在这个学校的原址创办起来的。
记：后来就搬到三元里？
述：是的,“广州中医学院”在1995年经上级部门批准改名为“广州中医药大学”。

记：那您觉得现在的广州中医药大学和过去的广州中医学院相比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述：那个不可同日而语，无论是从它的规模，教学的环境，到教学的水平，到招生的专业、学生的数量，那是天翻地覆的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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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在三元里校区，最大的变化就是在2002年第一次教育部本科教学水平评估的时候，从校园环境、教学条件，到学校的各级行政办公室，到教研室等等，经过一番的建设，焕然一新。校园漂亮多了，课室安装了投影设备…….以前我们老师不论啥时候来到学校里工作，那办公桌就一直是你用的，有的老师也不知用了多少年，打开抽屉都可见到虫蛀的粉末，我们笑称为“胡椒粉”，你不退休都不会给你退换，可就借那时“评估”给换掉了，相对条件就好多了。还有以前三元里校区每下一场雨就浸水，要进入课室楼，水深及膝盖，都泡水了，要上课，裤脚要卷起过膝才行，否则进不了课室楼去上课，有点狼狈，那也是在评估的时候挖地三尺，重新建设地下水道，才解决了浸水的问题，建造了一个比较好的教学环境。
记：是大学城校区吗？

述：不是，是三元里校区，那时候的评估，变化就比较大。到后来，我们学校第二次本科教学水平评估的时候就到这里（大学城）了。环境条件又发生了更大的变化，全都不一样了，大家有目共睹。

记：我校从广州中医学院改名为广州中医药大学是为什么？

述：从“学院”到“大学”，不是简单改名的问题，而是反映了学校的建设、专业设置、教学水平、科研所取得的成果等等从硬件到软件都上了一个台阶，学校的层次地位都提高了，这个我们的校院领导们更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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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我们学校的中医学一级学科在全国排名是第一的哦。

述：这个不敢这么说。因为在全国的中医院校中，北京中医药大学是全国唯一的教育部直属中医院校，最早列入国家“211工程”的中医药学院校，好像北中医也是获得了国家中医学一级学科。我们广中医属于广东省省属“211工程”重点学科建设的学校。
记：您读书时学校学生的精神风貌是怎样的？

述：那时候的学习氛围跟现在有所不同，现在的话随着科学的发展，社会的进步，知识的涵盖面广，人的精神面貌也就有所不同，比较焕发、奋进，学生偏重于外语，走到那都是在读外语的。以前很多都是在背方剂《汤头歌诀》的，或背那个经典条文的多。所以现在的中医基础知识反映出来就是没那么实在，从我们方剂学来看，有一些方歌的背诵，方剂组成的掌握，就没有那么牢固，假如方剂考试考方剂组成的内容多了，那这个成绩肯定要降下来。有一次方剂考试，普遍的成绩都下降，不及格率高了，后来一拿试卷来分析，不是试题深度深了、难度大了，而是考方剂组成的试题多了一点，比如选择题中考两个方剂组成中共有什么药，三个方剂组成中共有什么药，你要掌握两个方、三个方的组成才能拿到这1分，难在这里，所以分数就降下来了，不是说难度大，深度深，而是反映了你的基础知识、基础的东西没掌握好。

记：那时的学生管理和教育是怎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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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以前的学生比较单纯（笑），当时课外生活、方方面面没有这么活跃、这么丰富多彩，所以显得单纯些。现在不同了，网络、电脑、手机等的应用使世界变小了，视野开阔，接触的东西多了，信息社会，人的知识面也广了，我们高度享受现代社会、高科技给我们所带来的好处，那么学生管理和教育也要适应这些变化和要求。
记：有没有特别难忘的事？

述：记得毕业留校任教不久，到北中医参加师资进修班期间，有两件事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一是目睹，北中医全国闻名的中医学大家如任应秋教授、程士德教授等每天晚上都在教研室中静静地“做学问”，直到10点钟后才回家休息；二是耳闻，历来高校教师特别是老教师是不用执行坐班工作制的，但据说王绵之教授却一直坚持天天都在办公楼5楼的方剂学教研室坐班工作，直到有一次在教研室突然冠心病发后方停止。老一辈的中医学家这种治学的精神感染、激励着众多中医学的年轻学子。

记：我们了解到今年还有一个新专业叫中药制药。

述：对。现在专业越来越多，也是社会上对人才的需要。这是社会的需求啊。
记：一院，二院以前分别叫医疗一系，医疗二系，后来跟附属医院共建，是不是？

述：是的。附属医院的发展建设很快，我们的附一、附二在全国中医医院里面是很出名的，规模、医术，人数等在全国都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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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出名。附属医院的建设，一是临床上讲是要治病救人，救死护伤，为病人服务；二是更突出为适应大学医学教学的要求，为培养学生教学上的必需。我们中药学院也是这样，从原来一届招收四十几个学生，发展到现在一届招收八百多个学生，成为大学里面在校学生最多的二级学院，为适应教学上的需要，我们教学基地的建设也很快，现在据说已经有几十个教学实习基地了。所以附属医院、教学医院、中药实习基地的建设意义就在这里，为适应学生培养、教学的需要。所以学生越多，实习医院、实习基地各个方面的条件都要符合它的发展。
记：特别是省中医。

述：可是你也不要小看外省。去年在陕西西安那边参加全国年会时遇到一个江苏省中医院来的大夫，她说他们医院的门诊量仅次于我们广东省中医院。而我们省中医有多个分院，他那边却只有一个医院，门诊量仅次于我们的省中医，这让我感到意外，我原以为广东是中医大省，老百姓喜欢用中医中药治病，没想到中医在江苏、在南京也这么旺。
记：在广东省中医药的基础还是比较好的。群众比较接受。

述：经常碰到这种情况，一些老百姓去到门诊看病一开口就说，我就要开中药，不开西药。（笑）
记：老师您是什么时候进入方剂学教研室的？
述：我是从毕业时候就进入方剂学教研室，1977年底吧，之后一直都在方剂学教研室当老师的。之后有三个脱产进修、再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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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的机会，这三年对我影响颇大。一个是参加当时学校办的“青年教师理论提高班”，巩固、充实了自己中医学理论基础知识；一年之后参加北京中医药大学，那时候是北京中医学院吧，举办的一个全国方剂学师资进修班，这一年对我的专业学科理论知识提高很大，因为跟的是王绵之教授等名师。再有一个就是，旁听修研研究生的课程。总之这几年对自己的专业知识的掌握、提高促进很大，尤其是在北京接触到校外一些不同的学术见解，对我以后的工作都有很大帮助，包括教学、科研，医疗几个方面都有很大的促进。

记：我们这个活动主要是想更了解我们学校的历史，是和校史有关的。

述：历史，从我们方剂学科来讲，老一辈的老师知道的更多，我是在他们指导下加入方剂学学科的。始创的、领头的是梁颂名教授，我只是在后边，协作做一些东西、做一些工作而已。

记：当时教研室的规模是怎样的？

述：我进入教研室时，方剂学与中药学组合在一块，叫方药教研室。就说在药学系里面方剂跟方中药两个课程合在一块，但老师基本上是分开的，有的教中药学，有的教方剂学，当然规模就小一些了，方剂组的老师除了梁颂名老师以外，还有郑玉航、高汉森、赖天松、黎秋婵、何国良、刘石金、何其宽、黎国昌等老师，承担全校各个专业、班种方剂学课程的教学任务。

记：面向哪些专业讲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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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中医，那时候还没有中西医结合的，就中医医疗、中药学、针灸推拿等这些专业为主，专业比较局限比较单薄。教学上课的特点是学生人数少、课室小，课室的条件就是黑板、粉笔（笑），哪像现在有投影、多媒体。

记：那后来方剂教学经历过什么改革呢？

述：方剂学的改革，随着学校教学环境的提升，也在不断的深化，一个是从教学条件到教学的方式、方法的改革。过去的是黑板加粉笔的教学，进度比较慢，但教学时数多一些，老师也比较辛苦，尤其是对教学质量有所影响。现在改革了，旧貌换新颜，教学条件改善了，对教学是一个提高。一是适应教学对象——学生人数的大量增长；二是教学内容的涵盖拓宽；三是教学时数的相对减少，就目前来看方剂学课程本科中医类专业班种的教学时数是72学时，但既要执行全国方剂学教育大纲的要求，而从方剂学的讲授又必须结合临床的一些病案，结合临床经验，从而提高学生学习方剂学的兴趣，显得教学时数偏紧，因此在教学安排、教学方法上要适应这些实际情况，也就要求在方剂学的教学上要不断地进行改革。
从教师的角度来看，教学质量要提上去，过去外界环境没有这么好，很多老师比较专心致志地搞教学，用心专一，相对来说促进教学效果的提高，现在有些老师都比较活跃，怎样把心思集中在教学上，这倒是一个问题。所以大学突出以教学为主，但是怎样提高教学质量，从条件上怎样来监控也好，采取相应的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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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法也好，目的在于加强对教学方面的重视。
开展方剂学教学改革，我们突出两方面。其一是针对七年制班的方剂学教学改革，首先是教学上采取“预习—提问—答疑—总结”的教学模式，充分发挥七年制班学生基础好，素质层次较高的特点开展教学，有别于普通本科班，让学生自行思考、提问，这是教学方面不同的教学方法，促进互动教学；其次是开设方剂学的实验课，把方剂学和实验课结合起来，直到现在七年制班还有方剂实验课，这个改革在全国兄弟院校算是比较早的，从中探索方剂一些作用机理，加深学生对方剂的理解，也让学生初步了解、认识开展方剂研究的实验方法。
另一方面是开展对中药学专业的方剂学教学改革，突出“学以致用”的原则，根据中药学专业的特点，制定相应的新的教学大纲并试实施于教学。根据现实的情况，我们大部分中药类专业的学生毕业以后从事中药营销比较多，在研究单位的，在大学里面毕竟是少数，大部分都是在医药部门的，你所接触的都是中成药、中药饮片，饮片是中药学的问题，中成药则是方剂的问题。所以要学以致用，关键学方剂的重点不能够跟学中医的并在一块，不只是学时不同，而是要偏于中成药的东西，临床上常用的归脾丸、补中益气丸等中成药，学了方剂你就得懂，这个就是关于学以致用的问题。你要加强这方面的教学，让学生掌握。包括考试，本来中医、中药专业都一样，如和解剂，和解少阳的方剂有小柴胡汤和蒿芩清胆汤，中医专业的这两首都要求那是正确，可中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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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专业的则应有所不同，蒿芩清胆汤既没有中成药，药物又多，你若强调中药专业的来背诵、掌握这个方剂，没过多久他们就会忘了，所以教学的重点在于小柴胡汤，小柴胡冲剂，小柴胡片，长期应用于临床，你就必须掌握，学以致用就在这一块。那第二个问题来说，考虑什么？中药学专业的学生毕业出来后要参加执业药师考试，通过了考试，才能拿到执业药师的资格与证书，而执业药师的考试的里面，要求有300个OTC中成药的内容，为什么很多学生本科专业毕业了还考不上执业药师呢？就是你这个教学的问题了，所以，我从方剂学学科来看，要教学与执业药师的考试联系起来。一些常用的中成药的方剂，涉及到OTC中成药的方剂，也是方剂教学、考试的重点，这样方剂教学与执业药师的考试衔接得上。所以在教学改革方面提出两点，第一点就是学以致用，跟你毕业以后工作结合起来，第二点就是跟执业药师考试结合起来。那么从这两个方面来重新修订我们的中药学专业应用的教学大纲。这样一来，那学生学习方剂学的目的明确了，学习积极性也就提高了。那么毕业以后，一个方剂学的专业知识临床上用得着，一个考试也能接得上。对于我们修订的新的教学大纲，全国里面，我了解到的就是我们广中医这个方剂学教研室是这样的，其他院校是没有的，也是教学改革的一种尝试。也改变了传统上中医、中药同一教材、同一教学内容、教学模式的局面，从而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真正做到面向未来、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才能为社会培养合格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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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我们知道老师您在1998年获得了一个教学成果二等奖，是关于七年制硕士班方剂学教学改革的研究。

述：那是我们教研室几个老师一起协作搞的，还有何国良、高汉森教授一起，就是针对七年制班的教学改革而来的。

记：我们学校从三元里搬到大学城以后，在教学改革方面有没有新的发展呢？

述：教学方面应该也都是差不多。原来在三元里那边有些课室有多媒体，有些课室没有，来到大学城之后投影教学等各方面条件就好多了。第二个是在三元里那边由于经费、实验室的问题，我们开设的七年制班的实验教学很受限制，开展多了，经费不足，人数多了，场地方面也有问题。我们原来设计安排有十个实验教学，后来只能调整为四个，还经常受经费不足的困扰，动物多了，老鼠多了也不行。现在来到大学城就不同了，一个是实验归实验中心管，实验准备有实验中心协助我们，我们仅提供实验教学的内容，这样搞教学就更好了，也刚好适应了七年制班招生的人数越来越多，实验规模越来越大的情况。

记：教材改革方面是怎样呢？
述：因为教学改革，离不开教材改革，国家对这方面也很重视，现在的话有“十一五”、“十二五”教材的编写出版，适应教学的要求，逐渐形成了规范化。过去不同，在方剂学教材建设上，我们曾主编了“四版”方剂教材，是梁颂铭教授牵头主编的，出版应用后在全国反映，声誉比较好。后来随着我们参加全国方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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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学术活动逐渐增多，尤其是我们承办过中华中医药学会方剂学分会的学术年会，对我们学科有一个比较大的推动的作用，能够吸取到各兄弟院校的一些学术的思想、教学的方法，给我们很多指导作用。并且从过去仅有梁颂铭教授当了全国方剂学分会的常委，到后来，我们几个老师也担任方剂学分会的委员、常委、副主委的工作，影响有所扩大，参加全国方剂学教材的编写也逐渐增多了，从编委到副主编都有，此外我们也根据教学上的需要，编写了不少自编教材，如《中医学临床导论》、《现代医学导论》、《中成药的临床应用》等等，应该说在教材建设上，我们的进步还是比较快的。
记：那对于现在同学们学方剂，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介绍一下？

述：方剂学课程是我们中医药专业的主干基础课程，学好方剂学要注意几个方面，一是背诵方剂汤头歌诀，熟记方剂的组成，旁及功效、主治，这是学好方剂学的基本功；二是认识、掌握方剂类方的比较，以明确其异同点，加深对方剂的理解；三是学习中注意联系中医学基础理论、中药学的知识来理解方剂学的内容，只有在理解的基础上来记忆，才能记得住，以后也才能用得活，再有，学习方剂学要及时消化，及时掌握，不要等到快考试了才来“急攻速下”,那就会影响学习的效果、成绩。
记：今年是55周年校庆，教授有什么话想对学校说呢？

述：作为一个教师，重点还是想大学能更加注重教学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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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和建设，包括之前说的教学条件建设，教学质量的监控等等各方面，促进学校的进一步发展，学科建设的提高。
记：谢谢老师给我们的介绍！
    （注：该采访组获得2011年“口述校史”活动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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